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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回第六回  李振遠趕母逐弟　十月朝看會搶掠李振遠趕母逐弟　十月朝看會搶掠

　　詞曰：　　守分朝朝受困，欺心日日笙歌。瞞心昧己得幾多，積德終朝忍餓。

　　每見善人朝害，那見惡人遭魔。試問此理是何如，且看收稍結果。

　　話說楊天盛聞聽，叫聲「眾位兄弟，眾位兄弟，他既然來此，諸位看我薄面，接他一接。」眾人應聲「從命」，一齊出得莊

門。楊三爺開言說：「權爺久慕大名，今日目睹，有幸有幸。」權崑崙尊聲：「楊三爺，小的久聞大名，今日造府，敢動貴步相

迎。」說罷，一齊來至花廳見禮。禮畢，各人通名道姓，坐下獻茶。茶畢，楊三爺開言道：「權爺來此，不知有何見諭？」權爺聞

聽，一陣傷心，二目交流，就將二位小主人誤入李府花園，李雷調戲，將大公子推下火牢絕了性命，二公子軟禁在家，小的去救，

奈他人多不能得救，無計可施，在老主墳上欲尋自盡。又被聞大人陰靈救住，只得來此烏山，求三爺助我一臂之力......楊三爺說：
「權爺不必著急，我先差人前去探其資訊，然後一同進城，共剿惡人。」說罷，吩咐擺酒。不一時酒席齊全，眾人敘坐入席飲酒。

楊三爺問道：「那位賢弟前去走遭？」金畢山道：「小弟願往。」楊三爺囑咐說：「賢弟進城探信，切不可闖入惡賊之門。恐有疏

虞，反為不美。你可住大悲閣悟達和尚那邊探聽虛實，即速回來要緊，要緊！」金爺答應一聲「曉得」。酒席散了，金爺打了個小

小包袱，辭了楊天盛，別了眾人，直出莊門，離了烏山，趕奔而去。這且不表。

　　且言惡人李雷所行的惡事，他母親並不知道。後來漸漸傳入耳中，太太同他兄弟商議，說：「他如此行為，將來必有大禍臨

身，必要帶累母親兄弟。為今之計，只有勸解勸解才好。」大公子李振遠好惡，二公子李鳴遠好善，人都稱他為彌陀佛，更且孝

道。李雷得意，起造府第之後，他母子另居一宅，有老家人李善扶侍，每日攻書，不管兄長之事。那一日太太將二公子叫到面前，

說要勸解李雷。二公子聞言，叫聲：「母親，孩兒已知道，欲稟知母親，又恐母親憂惱。今日母親既知，便著人將哥哥請來，母親

教訓一番，從中苦勸，恐有回心亦未可知。」太太即著李善去請，不一刻李雷到來，叫聲：「母親，叫我有何說？」太太叫他坐

下，說：「我兒，你父所生你弟兄兩個，你兄弟幼小，不知時務，所定王大人的小姐，也要打點迎娶過門，以了我老身心事。如今

虧得世兄隨提拔與你，陡然富貴。要將起先日子，日食難挨，虧不盡林相公周濟，久已別卻陽世。要時刻不忘行些方便才是。若傷

天害理，難見鬼神，難見祖宗。為娘不說你，誰人還來勸？你自己以後快快將邵青打發回去，不要他畜生呀！你這行為，難免殺身

之禍，那時帶累為娘與兄弟，無處逃脫，你心何忍？」二公子接口，叫聲：「哥哥，母親金石良言，望兄長依順，也不負母親守

孀，撫養你我一生之苦也。」言罷，眼中流淚。太太亦是二回流涕。李雷聽得太太之言，心中怒恨，叫聲：「母親，誰人見我行的

壞事？蒙世兄叫我在此捉拿叛黨強盜，有何殺身之禍？就是有禍事臨身，一人做事一人當，決不有累你母子。」說罷，佯揚去了。

太太痛哭一場，二公子流淚相勸不提。

　　且言李雷怒衝衝走到南書房，叫聲：「老邵呀，反了反了，真正反了！」邵青問道：「大老爺，太太邀請，有何話講？大老爺

如此怒衝衝不知何事？」李雷便將母子相勸之言說了一遍，說：「老邵呀，我大老爺欲將他母子逐出，省得在我府中礙事。」邵青

說：「大老爺息怒，這個容易。只須如此如此便了。一者消大老爺之怒，二者永無後患。」李雷此時正在氣頭上，一聽即刻差了數

個教習前來，吩咐：明日前途等候，扮做強盜，劫殺二公子，太太不可殺，丟在路旁任他去罷。又吩咐兩個大腳老媽，明日請太太

二公子看會，又叫喊了一乘小轎侍候。惡人起此歹意，誰知天理不容，早有一人聽見，正是：隔牆須有耳，窗外豈無人。有一書童

叫做王福，是老家人李善的外甥，聽得他們的商議，心中暗歎說：李大麻子，你喪盡天良！你害別人還猶可，怎麼害起生母胞弟

來？何不相救太太公子來。忙來見李善，將此言說了一遍。老家人聞聽此言，如大海崩頹，高山失足，急忙飛報裡面，來見太太二

公子。叫聲：「太太不好了！」太太便問何事慌張，李善便將此言細稟一遍。太太一聽，只嚇得魂飛海外三千里，魄繞巫山十二

重，「哎呀」一聲，跌倒在地。二公子連忙抱住，說：「親娘醒來！」叫了數聲，太太悠悠醒轉，滿眼流淚，放聲大哭。李善叫

聲：「太太，公子，此時哭之無益。依老奴之見，速速收拾細軟，趁今晚開門逃走便了。」母子急忙止淚，開箱揭籠，把首飾細軟

打了個小小包裹，老家人背了一個，二公子背了一個，等到天晚人靜，方能逃走。

　　且說李雷要將母親兄弟劫殺，只因一時之氣，聽信邵青之言。後來氣消，一想到底骨肉天分，心中不忍。當晚正與邵青吃酒，

忽然一想，一聲大叫，道：「邵青，我把你這真正畜生臉，王八旦，你拆散我母子手足，你喪盡良心。」說罷，手起一個五鬼把

門，將邵青打倒在地。邵青爬起身來說：「大老爺，並非門下心毒。以消大老爺之氣，行不行在於你，此事不行，等門下再想別

法，何必動打。」李雷說：「只要離得眼前就罷，快快想來！」邵青說：「大老爺，別處可有房子？將太太二公子搬到那裡去住，

此事豈不兩全其美？一者省得吃用大老爺，又不礙眼；二者又不傷了母子手足之情。」李雷點頭，說：「這樁事可以行得。」即叫

書童王福去請二公子來。王福答應而去。

　　且說母子主僕三人等到夜靜之後，背了包裹，來至後門。誰知上了鎖難開，三人十分著急。書童走到太太這一邊，看來門戶開

著，燈火盡滅，喊了數聲，無人答應。心下明白，想是從後門逃命，一直趕來。遠遠好似有人聲音，走至近前，叫聲：「太太，二

公子，黑夜來此何干？」太太公子聞聽大驚，不敢嘖聲。李善問道：「你可是王福麼？」回道：「正是。」李善遂將太太公子逃走

之事說了。王福道：「不要走了。大老爺此刻回心轉意，如此如此」說了一遍，四人走回。太太轉回中堂，王福領了二公子來見了

李雷。坐下，李雷說：「兄弟，你可領母親到賢橋，那裡有所房子去住吧。隨你幹什麼營生，只當你我是旁人，兩不相干，省得連

累你們。去與不去，快快講來。」二公子叫聲：「兄長既然如此，兄弟如何不依。明早動身。」說罷，進來告知太太。太太無奈，

只得收拾，次早帶了李善搬至賢橋住下。

　　且說李雷打發他母子去後，心中有些納悶。邵青叫聲：「大老爺，今日十月朝城隍會，一帶盆景，當大為熱鬧。」「老邵，我

家盆景，難道還少？又要出去觀瞧。」邵青呵呵大笑，說：「是，大老爺家內盆景種花的，怎知外面婦女打扮出來，為之盆景！大

老爺何不用了酒飯，上街散悶，選那好的受用，豈不好麼？」李雷大喜，吩咐備飯。不一時擺上，畜生臉相陪，兩人吃畢，洗了

手，上了牲口，帶領四樓教習出了門。到了街上，並無一個婦人。卻是為何？有人見了大麻子，家家閉戶，處處關門，哪個還敢出

來？所以並不見一個婦女。正走之間，只見柳條巷內站了一個少年婦人，背面未見。瞧見這後影子十分有趣，叫了一聲：「老邵，

你去問一聲，站在門口那個婦人是誰家的。快快問來。」邵青催馬走過了兩三個門面，到了一個香蠟舖子，把手一拱：「借問一

聲。」那人抬起頭來一看，說畜生臉的，「哥哥，問哪個？」「問的適才站在門首那個婦人，是誰家的？」那人回道：「他乃是城

內一個善人，姓林名孔昭的妻子。」邵青問明白了，代轉馬來至李雷面前，說：「老爺，就是時常念及小林子的妻子。」李雷說：

「老邵呀，既是林孔昭的妻子，留他去吧。」畜生臉說：「大老爺天下頂真，因何此事就不頂真了？」李雷問道：「老邵，依你怎

麼辦法？」「依門下，先請大老爺回府，讓門下先把林孔昭請到。大老爺回府中，當面言及，豈不好麼？」李雷同意，代轉馬頭回

府不提。

　　且言那邵青直奔巷內，走到第三家門首，用手叩門。裡邊問「哪個」，應道「是我」，只見裡邊開了門，走出個小家來，問

「是哪裡來的？」說：「你家相公可在家麼？」說：「不在家。即刻就回來了。」邵青進來相等。當時林相公回來，一見了他，說

道：「你可是畜生臉邵青麼？來此何干？」邵青滿臉堆歡，說：「我家大老爺，今日偶然想起相公，特差我前來相請。此刻連戲箱

都已開現了，只候相公一到，即刻開台做戲。」林孔昭一聽，罵了聲：「李大麻子，你是衣冠中的禽獸，名教中罪人。我與他絕了

交，他就是八人轎子九人抬，我也不去的。」邵青說：「相公不去，我的衣飯碗沒有了。」故意著急就要朝牆上撞頭：「相公呀，

你不去，叫我怎樣見大老爺回話？倒不如一死倒還乾淨。我死不足惜，就家中八十三歲的老娘，活活要餓死了！」林善人一聽，就



發了惻隱之心，說：「不須著急，就與你去走一遭。」正是：周全他人衣飯碗，誰料自身入牢籠。

　　邵青見況，滿心歡喜。林爺說：「你在此略等片刻，就來。」說罷，進內見了娘子，說知此事。娘子叫聲：「相公，不去為

妙。此人巧用激將之計，將你誑去。相公呀，禍多福少！」林爺說：「不防，我有恩與他。娘子放心，去一刻便回。」說罷，轉身

出來，叫家人拴了門，同邵青前奔李府而來。李府家人一見，通報請見。李雷迎將出來，叫聲：「賢弟，久違了！」林孔昭叫聲：

「大老爺彼此違教。」李雷說：「我當面怪你！你我多年弟兄，怎麼稱大老爺來？」林爺說：「是。」只得叫聲：「大哥。請。」

「不敢，賢弟請。」三人一同進內，來至書房，見禮坐下。邵青叫聲：「大老爺，今日請林相公前來閒談，吩咐人免了戲，倒還清

雅。」下面人假意答應，即刻擺上酒席，三人敘坐入席。酒過三巡，肴過數味，李雷欲言，難以出口。望著畜生臉丟個眼色，起身

便而去。邵青會意，叫人拿酒，重斟一杯，遽與林爺說：「願相公一品當朝。」林爺接來，一飲而盡。又斟一杯，說：「今日好城

隍盛會呀，我與大老爺騎了牲口，走西街小巷，看見尊府好華堂呀！」林爺說：「落地蝸居，不當謬贊。」邵青道：「大老爺瞧見

了尊夫人，好人才呀！相公福分不小，哪一世修了這位令正夫人，好極了！我大老爺意思，要接令正到大老爺府中住幾日，再送回

府。相公可依得麼？」林孔昭聞聽此言，說：「等我回去商議。」邵青道：「相公依了我，包你發個大財。」林爺說：「咐耳一

句。」邵青不知是計，將驢耳伸過來，林爺假作說話，恨命一口，將耳朵咬下半邊。邵青身痛，雙手抱緊，大喊一聲叫：「大老爺

快來救命呀！耳朵沒得了！」李雷走將出來，把副麻臉一放，罵了一聲：「小林子，王八蛋。我家邵相公與你說玩話，你就咬他耳

朵？」叫「人來！將他推下火牢。」林爺唬得魂不附體，只見上面走將幾個人來，吵一聲，把林相公拿住，推推擁擁只往東園火牢

而來。林相公一路大哭。

　　且說東園內雙二爺，正坐那裡，見他們到了，說聲：「諸位兄弟，多行些方便。大老爺原不過要他的妻子，等我問他一聲，看

他依也不依。」說罷，走出亭子，叫聲：「林相公，何苦為了個婦人，把自己的性命送了？非是我陡膽相勸，快快允了吧。」林爺

道：「既蒙相勸，放我回去，將妻子抬來，送與大老爺受用。」雙福道：「既然如此，眾位兄弟們，隨我前去見大老爺回話。」說

罷，一同來見李雷，叫聲：「大老爺，林相公依了，願情將妻子送與大老爺受用。」李雷吩咐：「將林孔昭帶來。」未知後事如

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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